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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天速变作男儿
———从“女状元”故事流变看明清时期的女性意识 *
王璐瑾
(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女状元”故事起源于五代时期临邛女子黄崇嘏的事迹，在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丰富与
改编。在“女状元”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文人创作与民间戏剧在对待女性社会身份及地位的态度上
存在差别。民间戏剧倾向于传统观念，文人创作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传统观念的疏离。女性作
家在对“女状元”故事的改写中，将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融入文学创作，借戏中人物书己之怀，体现
出女性群体逐渐觉醒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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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装的故事古已有之。在女子假扮男身的
众多传奇故事中，女子建功立业、巾帼不让须眉的故
事格外受到人们的欢迎。一类披坚执锐驰骋沙场，
如木兰、娄金花( 明传奇《金花记》) ，另一类则文章
惊世蟾宫折桂，如黄梅戏《女驸马》、越剧《孟丽君》
《沉香扇》。本文从“女状元”原型———五代临邛黄
崇嘏出发，整理相关故事的流变，试图探究在文本流
传中女状元故事的发展变化，并从中一窥女性社会
角色与自我认知的发展和改变。
一、历史记载
黄崇嘏确有其人，她是五代前蜀时四川临邛女
子，其 事 迹 最 早 见 于《太 平 广 记》中 引《玉 溪 编
事》［1］( P2 924 ～ 2 925)。临邛县城发生火灾，黄崇嘏被怀
疑纵火而送官。她听说知州周庠为官清正，就贡诗
一章以辩冤，周庠见她举止斯文，态度从容，确是无
辜蒙冤，随命释放。几天后，黄崇嘏复献长歌，周庠
在学院召见她，让她与自己的儿侄一起研讨学问，举
荐她代理司户参军 ( 州里八品官) 。黄崇嘏上任一
年，卓有治绩。周庠见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
欲嫁女给假扮男子的黄崇嘏。黄崇嘏仍贡诗一篇，
“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扳
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
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以此辞
职求隐。周庠方知黄崇嘏是女子，召见询问，了解黄
崇嘏为黄使君之女，幼失父母，与老母同居。周庠
“益嘉其贞节”，顺从其意愿让她回了四川。
其中黄崇嘏前后所作两首诗收于《全唐诗》第
七百九十九卷，一名为《下狱贡诗》，一名《辞蜀相妻
女诗》，其真实性约可得证。［2］( P4 033 ～ 4 034)《全唐诗》此
卷中均为女诗人作品，且“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
变作男儿”一句基本可以说明黄崇嘏女扮男装且被
招亲，与《玉溪编事》所载大致无差。
《十国春秋·卷四十五·前蜀十一》中所记与
《玉溪编事》大致相同，只是增加了“黄崇嘏者，居恒
为男子装，游历两川”［3］( P657) ，言明黄崇嘏平时即以
男子身份处世。《四川通志》卷四十七《舆地》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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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唐黄崇嘏为邛州才女，幼时伪作男子……卒
葬州西铜鼓山。人因呼为崇嘏山云。”［4］( P364)
黄崇嘏约生于唐僖宗中和三年( 883 年) ，卒于
五代前蜀王衍乾德六年( 924 年) ，邛州火井漕人氏，
祖居天台山北麓黄坝，其父黄敏，母杨氏，兄黄彦。
黄敏曾在京城长安做过侍郎官，因战乱弃官还乡，人
称“黄侍郎”。黄崇嘏身份本为乡贡进士，后逐渐演
变传为状元。
二、戏曲小说中女状元故事书写的发展演变
( 一) 金元院本《女状元春桃记》
金元院本《女状元春桃记》是已知最早记载黄
崇嘏事的文学作品，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九“女状
元”条下载传奇《女状元春桃记》叙黄崇嘏事。该本
至明代 已 不 传，剧 目 载 于 元 末 陶 宗 仪《南 村 辍 耕
录》。《女状元春桃记》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黄崇
嘏故事多由此敷演而来，“状元”之名亦可能受此影
响。
自元明起，黄崇嘏故事开始被改编。正史所载
的“乡贡举人”与“丞相招婿”两个因素逐渐演变为
更具有戏剧冲击性的“中状元”与“皇帝招驸马”，并
成为后世同类题材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情节。
( 二) 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
明代徐渭作《女状元辞凰得凤》并将其收入《四
声猿》，该剧使崇嘏故事进一步拓展，并成为黄崇嘏
故事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四声猿》中共四本杂
剧，前两本言男子祢衡、玉通，后两本言女子木兰、黄
崇嘏，有意将木兰与黄崇嘏对举，皆是女扮男装，自
此木兰、崇嘏对举亦开始流行。
此剧共五出，其主要情节有村居困窘、换装科
考、高中状元、神明断案、对题试才、言明真相、奉旨
成婚，相较黄崇嘏的原始事迹已大为丰富，情节趋于
完整。但相较后世文本来说，其情节推进较快，很少
铺陈渲染，只是敷演故事的大纲。
( 三) 晚明何斌臣传奇《女状元》
晚明剧作家何斌臣就徐渭的剧本敷演开来，编
成十八出传奇《女状元》。《女状元》为黄崇嘏增一
弟纯嘏。剧本以姐弟二人为主、副线，结构剧情，并
行发展，最后以女状元和男状元，即崇嘏、纯嘏姐弟
二人奉旨各自成婚结局。
( 四) 明末女伎梁小玉《合元记传奇》
《合元记传奇》为南曲，今已不传。《历代妇女
著作考》中载: “小玉字玉姬，号琅环女史，吴兴妓。
……又作《合元记传奇》，演黄崇嘏事。”［5］( P161)
( 五) 明末冯梦龙《喻世明言·李秀卿义结黄贞
女》
此篇非为专讲黄崇嘏事，仅为借其事以引出后
续故事。冯梦龙取消了因纵火罪名下狱，在狱中写
诗辩冤的部分，又在其后增加了令黄崇嘏于郡中择
士人嫁之，后来士人亦举进士及第，位致通显，崇嘏
累封夫人的情节。且冯梦龙指明黄崇嘏确有才能，
但是为假扮秀才，他人所言“中状元”是增藻之词。
( 六) 明代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
奇》
凌濛初写黄崇嘏事亦为援引，称赞黄崇嘏等一
系列有智有为女子以引出后续故事，于情节上并无
增益。
又有一种希奇作怪，女扮为男的女子，如花木
兰、南齐东阳娄逞、唐贞元孟妪、五代临邛黄崇嘏，俱
以权济变，善藏其用，窜身仕宦，既不被人识破，又能
自保其身，多是男子汉未必做得来的，算得是极巧极
难的了。( 《初刻拍案惊奇·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
小娥智擒船上盗》［6］( P190) )
至于黄崇嘏女扮为男，做了相府掾属，今世传有
《女状元》本，也是蜀中故事。( 《二刻拍案惊奇·同
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7］( P239) )
( 七) 清代女子张令仪杂剧《乾坤圈》
张令仪为清代安徽桐城女子，康熙年间重写黄
崇嘏事，演成杂剧《乾坤圈》，该剧今已不存，仅留自
序，但其中亦可看出故事的主要梗概和作者意旨。
作者有感于崇嘏才智聪明、最终却回到女子的“调朱
弄粉”中，为其安排了一个脱离乾坤束缚、出世作神
仙的结局。
( 八) 改编或敷演作品
许多以“女状元”为主题的作品不用黄崇嘏名，
但其主要情节与崇嘏事相近。其源流是否确为黄崇
嘏故事不能确定，或由其改编或敷演而来，亦可能为
独立产生。在民间戏曲中，“中状元”和“招驸马”两
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情节被格外渲染和强调。
1． 清代王筠所著传奇《繁华梦》
长安官宦人家小姐王梦麟，自幼通文墨经史，常
恨生为女儿身，一日在梦中受菩萨法旨变为男子。
后王梦麟金榜高中，官至吏部侍郎; 结亲于谢家，又
纳临安胡梦莲、姑苏黄梦兰二女为妾，二十年间享尽
富贵荣华。然而终究繁华梦醒，梦中又恢复女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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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中受到麻姑点化，投入仙门。
2． 黄梅戏《女驸马》
此剧根据《双救主》整理改编。冯素珍自幼订
婚李兆廷，后李家家道中落，父母嫌贫爱富，将冯素
珍另许权臣之子，诬李为盗使其入狱。冯素珍女扮
男装逃婚进京，意图搭救李兆廷。科考中以李兆廷
之名得中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冯素珍在洞房中
陈词于公主，言明缘由。最终皇帝释放李兆廷并由
其顶状元之名，有情人终成眷属。
3． 越剧《孟丽君》
越剧传统剧目，亦称《华丽缘》，题材来源于陈
端生弹词《再生缘》。元代孟丽君为解救被陷害的
未婚夫皇甫少华一家，女扮男装考中状元，官至丞
相。最终救出皇甫少华，除去奸臣，二人完婚。
4． 越剧《沉香扇》
越剧传统剧目。徐文秀上京赶考，遇兵部尚书
之女蔡兰英，两人私定终身。蔡母将兰英许配昌义
范，兰英女扮男装逃婚。京试中，徐文秀、昌义范、蔡
兰英分列三甲。最终文秀和兰英成婚。
5． 淮剧《孝灯记》
淮剧传统剧目，又名《骂灯记》《王月英》。无锡
富豪成明之女凤英，自幼许配张天成之子元庆。张
天成告老返乡后一贫如洗，成明为赖婚，陷害元庆入
狱。凤英知晓冤情后，改扮男装上京赶考，得中状
元。最终澄清冤狱，一家团圆。
三、明清时期女状元故事书写所折射出的女性意识
女子扮男装、求功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是
为人所普遍接受的。在《太平广记》中将之视为妖
异之事，黄崇嘏、娄逞 ( 女扮男装做官) 等人被列在
“人妖”卷下。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指责黄崇
嘏有“三不洁”:“伪为男子上诗，一不洁也。服役为
吏，周旋于男子中，二不洁也。事露而不能告所愿，
复以 诗 戏，三 不 洁 也。何 谓 青 松、白 璧 之 操
耶?”［8］( P427)
但是观念并非一成不变。明清时期，传统伦常
的思想已经出现松动。明末，李贽首次明确提出男
女平等的观点。李贽认为，男女仅是“名”的差别，
“既有两矣，其势不得不立虚假之名以分别之，如张
三李四之类是也。若为张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
欤?”［9］( P22) 还否定了男女特质的固有印象，“故谓人
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谓见有长短则可，
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9］( P59)
冯友兰说:“李贽对于妇女的见解，是妇女解放的开
始，也是封建社会开始没落的标志”。［10］( P272) 李贽的
思想表明了中国社会男女平等意识的兴起，明清两
代，社会上、尤其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中，男女平等意
识越来越为兴盛，知识分子家庭女性受教育渐趋广
泛，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女状元”主题的改编作品基本集中于明清时
期，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女性
意识。从这一角度观察明清以来“女状元”主题的
作品，存在较为突出的两个特点: 一是文人创作的文
本与民间戏剧，在对传统观念的态度上表现出了较
为清晰的区别; 二是在这一时期，“女状元”主题被
女性作家所关注，在相关文学创作中，借黄崇嘏的形
象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 一) 案头与场上: 传统观念的疏离与调和
崇嘏故事一般以两种脉络在文学中存在。一是
民间长期演出、历代累积、没有固定作者的戏剧作
品; 一是文人创作、更多体现作者本人思想意旨的作
品。在对崇嘏故事的处理方式上，两者呈现出了较
为清晰的区别。对于传统观念的态度，民间戏剧偏
向保守，而文人创作更倾向于表现为对传统观念的
疏离。
对传统观念的疏离与调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 扮装动机、最终结局与评价角度。
1． 扮装动机———情势所迫与自我实现
女子扮男装是“倒阴阳”的不伦之事，削弱这种
观念的一个方式即是使其扮装动机更具有客观性，
不是由于女子自身主动改换男装，而是出于某种目
的不得不如此。《玉溪编事》中所讲述的黄崇嘏原
始故事中，其扮装动机不得而知，给了后世较大的发
挥空间。
在上述所举地方戏《女驸马》《沉香扇》等中，女
子改换男装或为解救亲人，或为逃婚，或二者兼有。
这样就给了“女扮男装”这样违背伦常的事情一个
守护伦常的理由，且“贞孝”在伦常里的重要性大于
“女扮男装”。换装之后的中状元、招驸马等情节，
都是在客观形势下发生的、难以预料的事情，非女子
本愿。
为救李郎离 家 园，谁 料 皇 榜 中 状 元。 ( 《女 驸
马》［11］( P543) )
这种动机强调了改换男装的合理性以及之后中
状元、招驸马等“扰乱社会秩序”的一系列事情的客
·76·
2019 年第 4 期 王璐瑾: 愿天速变作男儿———从“女状元”故事流变看明清时期的女性意识
观性，极大地削弱了对伦常的冲击。
而在徐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中，客观动机仍
然存在，但已经大大削弱。黄崇嘏扮装科考不再因
为亲人生死或者被逼婚等重大的理由，而是因为希
望能改善一下日常生活。
卖珠虽尽，补屋尚余。计线偿工，授餐粗给。但
细思此事，终非远图，总救目前，不过劫剂。咳! 倒
也不是我春桃卖嘴，春桃若肯改装一战，管倩取唾手
魁名! 那时节食禄千钟，不强似甘心穷饿。［12］( P1 207)
并且，徐渭虽然提出了一个为“生活不易”的情势所
迫的理由，但已经开始加入自我实现的内容，崇嘏
( 春桃) 换装科考已经具有了希望能够展现才华的
主动性。徐渭前后反复铺叙崇嘏之才，且专写一出
神明断案来表现其理民之干，这是在所有女状元戏
中都十分少有的。
词源直取瞿唐倒，文气全无脂粉俗。包袱紧牢
栓髻簏，待归来自有金花帽簇。［12］( P1 208)
凡上第者，具要试以民事，竟除授成都府司户参
军。这个官虽是簿书猥琐，却倒得展我惠民束吏之
才。［12］( P1 213)
在这样对才学的自信和远大的志向下，“改善生
活”的动机几乎可有可无。在冯梦龙、凌濛初和张令
仪的作品中，客观“情势所迫”的动机就完全消失
了。而到王筠《繁华梦》，则毫不掩饰地讲明了自我
实现的动机: 换男装就是为了让才华得以施展，让自
己有机会建功立业、一展宏图。
将自我实现作为改换男装的唯一动机，已经可
以看作对“颠倒阴阳”的传统伦理评价观念的疏离。
相较于民间戏曲，在文人创作的文本中，“女扮男
装”的现实要求成分渐趋于少，以至于走向完全的主
体意识。而在真正存在于民间舞台演出的戏剧文本
中，现实要求成分的强调始终广泛而坚固。
2． 最终结局———回归家庭与羽化登仙
《玉溪编事》中载黄崇嘏最后“归临邛之旧隐，
竟莫知存亡焉”，给予了后世改编许多的可能性。
民间戏曲基本采用了相似的大团圆结局，“女状
元”将功名与官位交由所顶替之人 ( 往往为其未婚
夫) ，夫妻团圆，女性从科考或朝廷中回归传统的家
庭角色。文人创作的结局则有着更多疏离传统观念
的成分，也更为丰富和多样。
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许多作品中有了反传统的
思想，有时候甚至十分强烈，作者生活的时代、崇嘏
故事发生的时代也使故事结局存在一些不可改变的
必然性。黄崇嘏身份暴露后仍然留于官位是不具有
真实性的，是为崇嘏生活时代使然。因而不能简单
直接地将所有“回归家庭”的结果都视为让女性回
归家庭的传统观念使然，视为对传统礼教的维护，而
应该在不同的“回归家庭”中，看到作者对疏离传统
的尝试。
在徐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中，最终黄崇嘏嫁
给了周庠的儿子凤羽，其原先的官职由凤羽代任。
这看似是一个十分符合传统观念的结局，女性回归
家庭，得来的官职直接交给丈夫，但是，作者反复强
调了凤羽的状元身份。
你如今既做不得女婿，可做的我的媳妇么? 况
凤羽侥幸是男状元，你是女状元。你是他状元的先
辈，他 是 你 状 元 的 后 辈。这 个 也 粗 粗 对 的 过
了。［12］( P1 225)
女状元和男状元，天教相府配双鸳。试看比翼
青霄上，一样文章锦绣翻。［12］( P1 227)
周庠在得知黄崇嘏女性身份后，立即想要她做
自己儿媳，但并未当时提出，而是等第二天凤羽科考
结果出来后再向崇嘏提起此事。后文“一样文章”
“比翼青霄”云云反复强调崇嘏才学卓绝，但凤羽也
与其相当。《喻世明言》中，黄崇嘏没有嫁给周庠的
儿子而是另择士人，最后士人功成名就，崇嘏累封夫
人。
因将女作男，事关风化，不好声张其事，教他辞
去郡掾隐于郭外，乃于郡中择士人嫁之。后来士人
亦举进士及第，位致通显，崇嘏累封夫人。［13］( P275)
此类结局这并不可简单看作“回归家庭、夫荣妻
贵”的思想，而是在不可更改的现实状况下，作者对
黄崇嘏的一种补偿。徐渭和冯梦龙都曾在文中大肆
夸赞崇嘏之才，事情暴露后，以女身做官无法实现，
但又不愿让其像《玉溪编事》中所说的隐于乡野，因
而只能以嫁给有才之士来获得应有的荣名。即使黄
崇嘏不能继续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也必须要配才子、
封夫人才匹配相当，这仍旧是回归家庭，但与传统上
的写法已有所不同。
珠玑满腹彩生毫，更服烹鲜手段高。若使生时
逢武后，君臣一对女中豪。［13］( P275)
可以看出冯梦龙对黄崇嘏不得不卸任是惋惜
的，他期望她生在武后时，即唯一能实现女性政治才
能的时代来实现抱负。所以作者让其最终嫁给士
人，并不完全是出于对礼教的维护，而是迫于现实的
无可奈何，是平衡思想与现实的折中方式。
·86·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总第 39 卷
当这种调和仍旧不能使作者满意时，对传统观
念的疏离则只能表现为另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结
局，即羽化登仙。
因叹崇嘏具如此聪明才智，终未竟其业，卒返初
服。宁复调朱弄粉，重持巾栉，向人乞怜乎? 故托以
神仙作闲云高鸟，不受乾坤之拘缚。( 《乾坤圈》自
序［5］( P509) )
当尘世间无论如何也不能使黄崇嘏脱离闺阁、
一展雄才时，就只能使之脱离尘世的束缚，在更广阔
的天地间得到自由。
3． 评价———贞洁孝义与文章经纬
对“女状元”的评价也能很好地体现出其思想
特点。一般来说，除去认为女扮男装悖逆阴阳之伦
的说法，与黄崇嘏相关的文本往往都是持赞扬态度
的。但是赞扬态度中也存在区别。
与扮装动机相关，民间戏剧往往赞扬女子“救
夫”的贞义，而避开其才华。这种赞扬还是处于社会
对女性的一般评价中，及赞颂对丈夫的忠诚和勇敢，
而对真正触碰到封建思想的“女子有才”避而不谈。
《女驸马》中云:
义女若是出我朝，孤王处置人称道。先恕那女
子欺君的罪，再赦公子出监牢，成全她夫妻百年好，
封她义女把名标。［11］( P555)
贫贱不移夫妻情，生生死死结同心。［11］( P559)
而徐渭、冯梦龙等人，对黄崇嘏的赞扬就集中在
其才能上，甚至于不加掩饰、反复渲染。
懿哉嘏可! 文学优长，吏事精敏，久淹莲幕，已
及瓜期。［12］( P1228)
男子尽多慌错，妇人反有权奇。若还智量胜蛾
眉，便带头巾何愧?［13］( P273)
作者甚至觉得“女扮男装”的行为本身不是有
悖伦常，而是有智有勇、可敬可爱。女子才华胜过男
儿本就不易，再加上要自保身份，就更是难上加难。
此是从根本上疏离了“阴阳有序”的传统思想。
你且说，那木兰那等事，是英雄们才干的，可是
荣不是辱。你怎么这没颠倒见了?［12］( P1 226)
如今单说那一种奇奇怪怪、蹊蹊跷跷、没阳道的
假男 子、带 头 巾 的 真 女 人，可 钦 可 爱，可 笑 可
歌。［13］( P273)
这种赞扬更进一步的是由赞文才到赞吏才。如
果说“中状元”尚属文才范畴，有文才的女子在古代
虽少但也并非罕见，那么赞扬其政绩就是完全以和
男子一样的标准来评价和承认其才能。对黄崇嘏治
民才能的肯定，基本可以看作本质上是对男女才能
平等认定的肯定。政治才能是传统社会对士子最基
本也最重要的评价，也是真正被古代男性所垄断的
区域。
徐渭是第一个强调黄崇嘏政治才能的人，也是
对这一点刻画最为浓重的人。《女状元辞凰得凤》
一共五出，用了完整的第三出来描述黄崇嘏的神明
断案。
爷! 你是个魆青天，又挂着月一堂。……最难
的是大海般世界狂澜也，谁似爷砥柱中流把滟滪当?
……愿他万代公候、百年长寿、五男二女、七子团圆!
……吏典也从不曾见爷这样的神明! ［12］( P1217)
在对传统的疏离与调和中，地方戏中所传达出
来的思想，往往较明清时的文人创作更为传统。一
则文人创作方面受作者本人思想影响较大，不同作
者间存在较大的创作差异，文本思想与情节易于发
生变化; 而民间戏剧在代际间传承，情节、唱词等更
为稳定。二则或由于明清时部分上层士子和官宦家
庭的女子 ( 如王筠) 思想更为先进，且并非个例，而
是形成了一定的群体( 例如王筠之父之子及其交游
圈对其表示支持) ，但这种先导思想在下层群众中的
传播仍然有极大的滞后性。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或
可能比诗书浸染出来的士子更囿于传统观念。人们
印象中以诗书礼教登科、或是世代官宦的人们，并非
传统的卫道士，这个掌控了话语权的阶层已经开始
发生思想变化。但是这种思想渗透到下层群众，还
需要非常长久的时间。
( 二) 美人翻恨女儿身———女性作家的自我意
识
女性作家对“女状元”故事的改写在相关文本
中十分突出。张令仪、王筠以及明清时期的部分其
他女性作家，其相关创作体现出了一定的相似倾向。
明清时期，不仅士子们对黄崇嘏的态度逐渐趋
向赞扬，部分女性亦从崇嘏故事中得到了共鸣。这
些女性无法真正像黄崇嘏一样扮男装得功名，于是
将这种期盼投入文学创作中，改编或翻写崇嘏故事，
以戏中人物抒己之怀。此时女状元形象不仅只是一
个传奇故事的主角，而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化身，是
“愿天速变作男儿”的梦想抒写。
在这种感情与愿望下，传统的部分几乎全被捐
弃。女子改换男装，即是直白地对功业的渴求、纯粹
的自我实现。《繁华梦》作者王筠为进士之女，后又
为进士之母，幼禀异质，自小志在金榜，每以身列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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帼为恨，因撰《繁华梦》一剧，以自抒胸臆。作者寄
情于王梦麟 ( 黄崇嘏) ，就如同王梦麟寄情于一梦。
《繁华梦》中的一首《鹧鸪天》，写出了作者的感慨:
闺阁沉埋十数年，不能身贵不能仙。读书每羡
班超志，把酒长吟李白篇。怀壮气，欲冲天，木兰崇
嘏 事 无 缘。玉 堂 金 马 生 无 分，好 把 心 情 付 梦
诠。［14］( P6)
这一时期与之相似的还有吴藻的《乔影》、何佩
珠的《梨花梦》，女子改换男装或化身男子，畅快自
豪、一展鸿才。《乔影》和《梨花梦》距离黄崇嘏故事
已较远，不再作为女状元故事的扩展与改写，但其故
事开篇女子改换男装，所体现出的追求与张令仪、王
筠是一致的，也可借此一窥女作家在明清时期的思
想、以及在“女状元”身上所寄寓的情怀。
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
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着宫袍把水月捞。我
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 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
刘郎空自豪。( 《乔影》［14］( P251 ～ 255) )
我待拂宫袍入海捉冰蟾，我待倚银槎直到女牛
边，我待理朱琴作幽兰怨，我待着戎衣把黛笔捐。我
待参禅，比玉局犹豪迈; 我待游仙，笑秦皇空自怜，笑
秦皇空自怜。( 《梨花梦》［14］( P287 ～ 288) )
人物之情与作者之情化而为一，改换男装取得
功名的女状元成了女作家理想的化身，豪迈潇洒、建
功立业。但是这样的豪情如同繁华一梦，在身份恢
复后，所带来的反差与痛苦同样是巨大的。《繁华
梦》末写道:
呀! 我的须髯、冠带，怎么都不见了? ……原来
半世功名，竟是一场大梦。俺向那睡乡中觅了些虚
欢笑，怪转眼乾坤悄。……看了这一庭花影帘前转，
恰 似 我 半 世 功 名 醒 后 消，只 落 得 怨 气 冲 云
霄。［14］( P127)
在这种挣扎下，最后只能是依靠仙子来点化顿
悟，挣脱出性别界限的局限，进入更大的境界。最后
的出路，绕回到精神的超脱上。这是剧中人物的出
路，也几乎是那一时期女性作家的出路。作者们寄
情于剧，化身入戏。在明清时期，部分知识女性已经
开始思考和反思自我，开始追求自我完善和实现。
即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想法依然只能是“好
把心情付梦诠”，但是从思想上的变化中，无论是士
人还是女子，已经看到了社会变化的先导和预兆。
四、结语
黄崇嘏之事是女状元故事的起源。自《玉溪编
事》至小说戏曲，其故事的变化与发展体现出人们思
想的变化。在女状元故事集中出现的明清时期，可
以看到文人创作与民间戏剧在对待传统观念态度上
的差异。民间戏剧的演出多沿袭传统守旧的观念。
在文人创作中，可见女性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悄然变
化，才华和能力在女性身上逐渐得到肯定、尊重和鼓
励。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要求更广泛意
义上的自我实现。清末及民国时中国男女平等的推
行，并不完全由西方传入，而很可能在本土尤其是知
识分子群体中，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基础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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